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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韵潮声●

●烟火清欢●

●桑梓留痕●

●生活札记●

对我而言，那片荒地像是一首怀旧老歌的
低音区，面容沧桑、略带忧郁的男歌手轻轻吟
唱，大提琴般的嗓音低调却不失力量感，就像荒
地上默默生长的草木，让人不知不觉融入，并体
悟到一种朴素而扣人心弦的美，几欲泪下。

每天走到它的身边，我都要驻足流连，仿佛
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因为土质瘠薄，兼
之高低落差大，这儿避开了四四方方藩篱的约
束，几乎回到了初生状态，得以自由布局它喜欢
的美。

无非是各种各样的草。
狗尾巴草是乡间的标配。瘦叶，细茎，单

薄而纤弱，一副清苦模样。绵密茸毛、绿色籽
粒，组合成童年的纯朴时光，随风轻摇，映照着
烂漫的笑脸和清淡的泪光。我常常在狗尾草
丛边静坐，草穗子轻抚膝头，仿佛我是它远游
归来的同类。

鬼针草精灵鬼怪，靠近路边。它的茎叶没
有明显特征，不让人们轻易记住它的样子。花
朵小小的，一直开到老秋，淡淡的黄星光般碎落
草间。有一次我凑近细看，折返后看到路人诧
异的目光，低头才发现衣裤密密麻麻钉满一片

“暗箭”，不觉哑然失笑，好鬼气的植物！同样极
具侵略性的还有葎草和牵牛花。不同的是，葎
草和牵牛花明目张胆地扩展地盘，向着阳光、水
汽和泥香，它们一路“小跑”着。葎草蔓延成一
片躺倒的绿墙；牵牛花举着粉紫和蓝色的小喇
叭，闹嚷嚷地往前冲。

跟大多数草木一样，一年蓬开花的时候我
才认得它。连片的花随风旋转着，像无数缩微
的小太阳。从春到深秋，一年蓬前仆后继地生

长着、开放着，让我不能不留意它以时长命名的
名字，“一年”，时光仿佛被这名字截成无数的片
段，生命在其中匆匆忙忙奔走着。蒲公英更闪
眼些，金黄的花朵贴近大地，暮春到仲秋都能看
到它闪闪发光的花朵和浮在草尖上的球絮。蒲
公英也是时间管理大师，花朵就是它的时钟，花
瓣上细细的脉络刻画出多少钟点啊，它在这些
钟点里走过了多少路程，这样的“一年”并不比
我们一生短。

秋天是对植物的一场大检阅，一大片芦苇
和荻草突兀地钻出来，硕大的灰白芦穗、雪白轻
柔的狄花，随风飞扬，如云絮聚散，如雪花轻
舞。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相约上场，带来远古
的诗意，扬着飘逸的秋凉。循着芦花，必能找到
水，冷静下来的一湾水幽碧深沉，映着亮蓝的天
光，更衬出芦苇的高雅脱俗——水湾边也生着
丛丛芦苇，修美的芦秆鹤脚般独立水中，纷披着
棕红的叶子，梢头高高挑出芦花，阳光给细细的
芦绒染上淡淡的光晕，给我一种不能无限靠近
它的边界感。我怅然独坐塘湾边，直到思绪消
弭在芦花的飞白里。

自然也少不了各种小灌木，荆棘、荆条、紫
穗槐、臭椿、苦参，高低错落，一丛丛杂生着，给
荒地描画出层次。深秋，叶子红了黄了，在太阳
底下明艳照眼，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它们。也有
零散的树，多是自生自灭的槐树，它们不择地
势，不挑土质，屈曲着、歪斜着，随意生长。千沟
百壑的老树干，横斜交杂的枝条，使它们显得很
乡野，极像当地农夫。

泥土是多么神奇的东西，它对种子有着不
可抗拒的吸引力，犁铧和田垄退却的瞬间，无数

种子从四面八方飞来，落地生根，绵延成绿色的
火。把这样的土地叫作“荒地”，我觉得惭愧，但
面对绿得整饬、丰收在望的禾田，这横七竖八、
毫无目的的生长，确实与我们头脑中的“荒”字
很贴合。

我怀疑我也是一粒种子。每当粘到泥土，
脚底就萌发生根的渴望，周身泛起痒酥酥的绿
意。几次三番以为自己变成了一棵野草，踩着
岁月的节点，根脉深深扎进泥土，成为大地隐秘
的河流。“春雨惊春清谷天”，循着童年的歌谣，
我感受着泥土最细微的变化，触摸着四季的节
律。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半夏生，木槿荣；鸿雁
来，玄鸟归；冰宜壮，地始坼……终于读懂了这
些古老的语言，原来我就是它的注脚。

隐入荒地，我并不属于荒地，我是与荒地同
等的阔大和无垠。我渴望跟它一起完成一次不
囿于任何高度的飞升，那时我将离自己更近还
是更远呢？当我飞得更高的时候，会不会失望
地发现，因为失却了与自然万物相通的禀赋，我
已成为荒地的异乡客？

能无限融入的荒地在梦里。梦里的草挑破
清露，吱吱唱着歌，在光与影里蓬勃，在风雨里纠
结。它们把所有废弃的沟谷和贫瘠的山坡绘制
成自己的锦绣版图。无数像草一样随意长着的
孩子，嚼着甜甜根和茅茅针，在草野上奔跑，追逐
着花朵和野果，掏鸟窝，捕蝈蝈，逮蚂蚱。夕阳跌
进草里时，远远的炊烟飘送着母亲带着桐花味儿
的呼唤，快回啊，吃饭啦！梦总是向美的，它剔除
了真正的荒芜，把草木间的快乐放大了十倍百
倍。谁的年少不曾拥有过一片梦一样的荒地
呢？它孕育了生长一切美好的种子。

当我能够读懂诗歌的时候，我听到渺远的
歌声，流光闪烁，像星空下静静流淌的小河。歌
声里走来一位少年，不知道是小伙伴中的哪一
位长大了，他有了烦恼和忧郁的眼神。他站在
光里，周身笼着草一样毛茸茸的光晕，看起来有
着莫名的远意。少年唱着不知名的歌徘徊草
间，我感觉到他在寻找，寻找生命中盛大的美。
人长到这个年纪，都会失去童年的通灵，因而不
得不苦苦寻觅。我即刻找到了我要找的。但我
从此长大了，荒地向我关闭，我融入人间的秩
序，成了禾田中的一名农夫，追随着犁铧的走向
和谜一样的田垄，去寻求人生的果实，这是我的
宿命。不同的是，我仍然喜欢诗歌。

多少年以后，我已经分不清梦中的荒地是真
实的还是幻象，也几乎忘记了少年和他的歌唱。
少年却一次次潜入我的梦乡，像一棵夸张的变形
的野草，笼在淡远天光里，面容依稀。无边无际的
草野在他身边旋转，狗尾草、马唐、牛筋草……梦
里我想起了所有植物的名字，找到了我猫在狗尾
草丛里编织的小狗、小兔和草戒指。

正值深秋，草籽圆熟，无数的草籽在阳光里
展开小小的翅膀，划着小小的弧度，这一生一次
的飞翔，用尽了卑微的尊严和庄严的坚守。

虚空不是无，而是无限可能，就像荒地的
“荒”，给它几粒种子，它就能繁衍出浩瀚的美，
甚至传说。立于这片偶然留存下来的荒地上，
恍然回到生命的原乡，我的双脚生出根须，每一
条根须都充满自由行走的欲望，我庆幸却又惶
惑，你看那“荒”字，它伸展出许多条泥土小路，
每条小路都通向同一个远方，那是我不会再回
去的故乡。

那片荒地
□苇 风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到了品尝螃蟹的
最佳时节。

中国人吃螃蟹由来已久，我国早期文献《汲冢周书》记
载：周成王在位期间，海阳（今渤海湾一带）“有蟹入贡”。南
北朝时期的毕卓曾经说过：“……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鳌，
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这位仁兄当时可能喝高了，没
有了远大理想，只求有酒有蟹。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吃螃蟹
留下了不少诗句，也反映了历朝历代吃蟹的盛况。唐朝诗人
李白曾写下“蟹鳌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
高台”的诗句。宋朝大文豪苏东坡也有“堪笑吴兴馋太守，一
诗换得两尖团”的诗句，他在诗中以“尖团”代指螃蟹，以一首
诗换两只蟹。到了民国时期，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女士曾感
叹“不是阳澄湖蟹好，人生何必住苏州？”算是早期为阳澄湖
大闸蟹撰写的广告词了。文人墨客推波助澜，自然抬高了螃
蟹的身价。

但螃蟹在中华饮食行列中，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高贵的
存在。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
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在人类没有食用前被视为害
虫，自然一文不值，古今中外有不少螃蟹泛滥成灾的记载，中

国历史上有记载的一次大规模的蟹灾是在春秋时期，《国语》
记载，越王勾践在一次与宰相范蠡的对话提到“今吴国稻蟹
不遗种”，就是说吴国发生严重的蟹灾，到了连稻种都留不住
的地步。

近日，我在网站上看到一组20世纪40年代的旧照片，拍
摄者是美国人沃特·阿鲁法特，其中一张是一位身着平民服
装的少年坐在木桌边食蟹的场景，有人在图片下方附上

“1945年的上海贫困家庭，靠吃阳澄湖大闸蟹勉强度日”的文
字。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在20世纪70年代，深秋时节夜深
人静时，上海港客船码头上常常爬满螃蟹，工友们纷纷捕捉
回家解馋。这让我想起我的一段生活经历，1979年秋，我在
皖东地区某乡中心小学当代课教师，学校与一座名为“沂湖”
的湖泊为邻，这座湖泊里的螃蟹常常趴在岸边的水草上吐泡
泡，月亮升起的时候，我们打着马灯在湖边抓蟹，一会就能抓
七八只。这里的螃蟹常常从湖岸爬到稻田、沟渠，甚至爬到
庄户人家的门槛上。

螃蟹属洄游生物，在淡水中生长，在海水中繁殖，但是随
着生态环境的改变，螃蟹的品质退化，野生数量锐减，人工养
殖螃蟹应运而生。如今，螃蟹身家飞涨，我们也看不到爬到
门槛上的野生螃蟹了。

闲聊螃蟹
□李宜祥

十月的兰考，风物依旧，精神长
存。十月，我来到豫东小城兰考。当乘
坐的高铁驶入这片曾经被苦难深深烙
印的土地，月台上那行“兰考人民多奇
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铿锵誓言，与一
旁无比坚实的焦裕禄塑像一同，瞬间撞
入了我的心灵。此行之前，焦裕禄于
我，是一个光辉却略显遥远的名字；此
行之后，他成了一座永远屹立在心中的
丰碑，其精神如兰考的泡桐般，在我心
里深深扎根，花开灿烂。

他的“迎难而上”，是对“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最悲壮的诠
释。“最苦、最难、最穷”，当这三个

“最”字在讲解员口中重现时，我感受
到的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沉重。这并非
书斋里的难题，而是百姓的生死存
亡 。 然 而 ，焦 裕 禄 同 志 选 择 了“ 逆
行”。他没有丝毫犹豫，像一位真正的
战 士 ，奔 赴 了 这 片 最 为 艰 险 的“ 战
场”。“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他用生命践行
的行动准则。面对今日工作中的些许
困难与压力，我们有何理由退缩与抱
怨？焦裕禄的抉择，教会我在挑战面
前，要有一副“硬骨头”。

他的“科学求实”与“艰苦奋斗”，是
公仆情怀最深刻的注脚。纪念馆里那
把他顶破的藤椅，无声地诉说着多少个
日夜的殚精竭虑；那跋涉5000里绘就的
灾情地图，清晰地勾勒出一步一个脚印
的执着。他不是盲目的苦干家，而是智
慧的实践者。“设想不等于现实，一个落
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
……”向“三棵树”学习——松树的坚
韧、柳树的灵活、泡桐的速生，他将自然
的哲理化为治世的良方。这让我深刻
反思，任何工作，既要有“俯首甘为孺子
牛”的奉献，也要有“绝知此事要躬行”
的求索。真正的为民服务，是脚上沾满
的泥土，是心中沉淀的智慧，是办公室
里那盏常亮的孤灯。

而贯穿这一切的，是他“亲民爱民”的灵魂与“无私奉献”的底
色。“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这并非文学的夸张，而是
他生命的真实写照。风雪中探望孤寡老人，他自称“您的儿子”；洪
水中查看流沙，他与群众一同劳作。他的爱，具体而精微，炽热而
滚烫。正是这份视民如伤的大爱，支撑起他所有的奋斗与坚持，灾
荒压头拼命斗治风沙、内涝、盐碱，让他的奉献超越了世俗的功利，
升华为一种神圣的使命。站在他亲手栽下的“焦桐”下，仰望那亭
亭如盖的绿荫，我仿佛看到了一种精神的传承，它已化作庇佑后人
的参天大树，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在九曲黄河最后一个湾，回望这片曾经的黄河故道如今已焕
发新颜的焦院土地，我心中充满了感动与力量。焦裕禄精神，不是
陈列在纪念馆里的历史，而是穿越时空依然滚烫的精神火炬。它
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能改，艰苦
奋斗的本色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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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外三首）

□彭玉梅

目光触及之处
你正用灰烬写诗
所有绽放都是倒叙
从灼痛到沉寂，时光已经尘封
夜色阑珊时
灯把黑夜烫出无数个洞

耳边有花瓣落下的声音
而此刻，站在夕阳里
一些烟火向上
像拢住一捧余温未散的梦

风的翅膀

黄昏，日子开始倾斜
风把流水倒出来
就像今夜，我被困在一场风雨里
窗口装满了风
风里，有故乡的气息
任由风把日子吹皱
一滴雨
落在满是褶皱的漩涡里
静止，而透明
若能长出翅膀飞过去
连同暗下去的倒影
只在与我交错的瞬间
稍作停顿

莲心

我喜欢的荷，有草木之心
和你一样娇羞、含蓄
整个夏天都是你的舞台

在莲蓬里，晕开月光
当蜻蜓点水的刹那
你托着露珠浮出水面
像一粒不肯融化的星子
等待一双虔诚的手
在某个潮湿的清晨
轻轻揭开前世与你的契约

不过人间

找个安静下来的环境
一杯茶，一本书
写一封很长的信给你
不屈从一场雨和一场风
看一只蜗牛，在篱笆间
从晨曦到黄昏
没有一地鸡毛的生活
看盛开的花朵
偶尔，回忆痛又难忘的事
时间，有许多转折
把我的春天绵延
那时，我想风雨尚远
我有足够的阳光，鸟鸣
分享这一世的牵挂

词三阙
□吴传训

重阳返乡

卸却尘缨返故乡，秋光漫染竹篱旁。
檐前菊放随心境，案上茶温趁夕阳。

寻小径，话家常，晚风携桂拂衣裳。
相逢笑指梢添雪，漫举新醅忆旧堂。

椒陵赏菊

雨熨晴光展碧天，千丛菊破浅霜妍。
风牵翠影簪衣袖，露淬金香沁砚田。

追旧韵，续新篇，文心暗与此花牵。
重阳不共寻常醉，却把秋魂落楮间。

重阳聚友

篱菊凝霜绽浅黄，旧朋重聚小书堂。
我煨新茗酬秋意，君举清樽话旧常。

谈往昔，笑沧桑，无人嗔我弃流觞。
松风过牖添闲趣，共对斜阳味亦长。


